與香港一起成長

程介明

故事

在形形式式的指標、評估、排名籠罩著每一所高等院校的時候，在撥款、管治、合併的討論充斥氾濫而煩擾著每一位學者的時候，人們往往忘記了，大學的存在，不是為了本身的名聲地位；大學的存在，完全是為了人類社會的未來。大學的貢獻，固然包括學者們血汗凝成的研究成果，但是一所大學之所以歷久不衰，卻全在於經過她薰陶的、連綿不斷的畢業生。

人們往往忘記了，大學之成為大學，大學之有異於研究所，是因為她有學生；她的畢業生對人類的長遠的影響，不是可以輕易量度的，但卻是一所大學最引以為榮的，是歷史賴以評說的，也是大學賴以前進的最大動力。

一九九九年，當開始採集港大畢業生素材的時候，完全沒有估計到，我們將要寫的，不是他們的個人成績表，也不止於港大的九十年歷程，而幾乎是香港的發展史。毫不奇怪，前五十年，港大是香港唯一的大學，她的畢業生不由分說地背上了歷史的使命。後四十年，香港的大學逐漸增多，這種使命感的傳統卻停不下來，把港大的畢業生不斷送到香港發展的前沿。因此有了書的名字，“與香港一起成長：港大九十年傳承故事”（該書於十月二十一日首次發行）。

兒女

港大的成立，本身是一種矛盾。分明是濃厚西方氣息的學府，卻又分明是牢固地立足於華人社會。港大的畢業生，像香港一樣，卻是矛盾的融和。香港的社會，在港大造就了一群在東西文化之間、傳統與創新之間、現實與理想之間馳騁縱橫、超越朝代的知識分子。

原來以為，港大的畢業生官多商少。其實，港大畢業生當官，是戰後的事，進入行政官行列，更不過是六十年代才開始，是香港政府的現代化，造就了優秀的公務員。從商，以往不是港大畢業生的傳統，但是進入知識型經濟，許多卻擔當了行政總裁。是香港的發展，造就了他們。

人們往往以為，港大的畢業生，都是崇洋一派，殖民地的附庸。事實是，從推翻帝制、八年抗戰、到建設新中國，港大的兒女遍佈神州大地。開放改革以來，內地來港留學的、港大內地課程畢業的，數以千計。中國貿易的先行者、駐中國的跨國公司總裁、港人在內地定居的，不乏港大兒女。

人們也往往以為，港大的畢業生，非富即貴。事實是，入讀港大的，紈胯子弟一直是少數。大學的經歷卻的確把他們推向了社會發展的前端。港大畢業生，有顯赫的銀行家，也有基層組織的翹楚；立場鮮明而對立的政黨首領、歷次社會運動的先鋒人物，在在都有港大兒女。

人們還會誤會，以為港大畢業生個個天之驕子，人人平步青雲。事實是，他們與香港一起經歷過戰爭、禁運、衰退、窮困。若是港大兒女有甚麼成就的話，是在香港克服困難與危機的歷程中，脫繭成長的。他們有時走在社會的前頭，但是他們在社會之中，而不在社會之上。

不受束縛、不拘一格，也許是港大兒女的特性。港大的畢業生，往往不甘蟄伏，因此難免形象傲慢。但卻因而往往不服傳統、不屑因循，到頭來突破了現狀，領導了潮流。學術、經濟、技術、社會各個領域，在在如此。原來想不到的是，戲劇、歌曲、音樂、文學、傳媒，港大兒女也不少是一時俊彥。是香港社會哺育了他們。

港大畢業生，在朝的，也許可以呼風喚雨；在野的，卻也叱吒風雲。可以是努力地建設建制，也可以是堅韌地反對建制。他們與香港一樣，有起有伏，可成可敗，或功或罪；但是對社會的承擔，卻是共同的崇尚。

珍惜

這才是大學的真諦。畢業生超越了階級的界線，跨過了行業的藩障，忠誠於各異的意識形態，奔放於陌生的文化環境，然而各有優越、各有精彩。大學畢業生，象徵著社會每一個部份的卓越；大學，卻不是社會任何局部的代言人。因此，港大的畢業生，和而不同，群而不黨。香港社會造就了他們；他們的成就，也是香港的成就。凡是大學，都必然因此而自豪。港大如此，其他亦然。

況且，他們的貢獻超出了香港。中國之外，世界許多角落，都有港大兒女的足跡。他們是香港的兒女，也是世界的兒女。他們之中，有些原來就是遠道負笈，回報他們的祖國；也有香港的子弟，遠走他鄉而蜚聲國際。隨著香港的發展，必然有更多的大學，在地球各方播下香港的種子。

一本書，容不下九萬多位畢業生的辛勤歷程，寫不盡他們的為港為國情懷。許多畢業生名字已經被埋葬，事蹟已經被遺忘，然而，他們的足跡，開創了我們今天的大道。許多畢業生，採取了與世俗相悖的生活方式，藉藉無名卻功不可沒，然而，這許多許多的畢業生，卻拼成了香港知識份子絢麗的寫照。這本書，分明只是一個開頭，我們應該有許許多多的類似的記載，更多的大學、更多的畢業生。

香港大學是香港人的大學。她的畢業生，是香港的標誌， 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異彩，也是香港國際地位的象徵。香港的每一所大學都是香港人的大學。珍惜每一所大學的優勢和傳統，把每一所香港的大學都放在中國和國際的棋盤上，她們面前的天地是無限寬廣的，她們的貢獻也是無法估量的。

願港大九十年的傳承，成為香港人和香港所有院校的共同財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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